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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一位青年科学家的“闯劲”与“定力”
姻本报记者孙丹宁

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一间明亮整
洁的实验室里，身着白大褂的罗丹正与
学生低声讨论着一组数据。电极材料、
电解质膜、循环性能曲线……这些构成
了他科研世界的基本元素。

2024 年，32 岁的罗丹担任了大连
化物所 B类组群组长。“这是大连化物
所对青年学者的信赖与期望。”他坦言，
“我希望被关注的不是‘年轻’，而是‘闯
劲’与‘定力’的结合。”

爱迪生的“启迪”

童年时期，因发明家爱迪生的故
事，罗丹心中埋下了一颗名为“科学”的
种子。爱迪生那句“天才就是百分之一
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成了
罗丹的座右铭，时刻鞭策他为了梦想不
懈努力。

初中时，罗丹的父亲开始从事材料
科学相关工作，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
他的选择。

2010年，罗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东
南大学材料专业。两年后，他参与了大
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安德烈·海姆和康
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因发现石墨烯及其
显著特性，获得 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石墨烯材料成为全球热点，电化学
储能研究方兴未艾，罗丹所在的团队敏
锐地把握住这一趋势，投身新型石墨烯
复合材料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研究。
正是基于在电化学储能领域的科研经
历，罗丹成功申请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
大学的硕士全额奖学金，从事电化学储
能领域的研究。
“但当时超级电容器属于比较小众

的研究方向。”罗丹回忆道，“硕士毕业找
工作时，我发现市场更青睐动力电池，尤
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崛起，电动汽
车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高科技支柱产
业之一。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在动力电池
领域继续深耕，丰富自己的科研经历。”
随后，罗丹进入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追随
导师陈忠伟攻读博士。
“在博士生涯第二年开题时，陈老

师前瞻性地看到了固态电池的曙光，

想让我开拓这一全新方向。”罗丹回
忆道，“当时毫无经验，我完全是‘摸
着石头过河’。”

整整一年，他尝试了多种合成方
法，制备了无数样品，性能却始终不见
起色。“毕业论文的数据遥遥无期，压力
很大，真的想过放弃。”

爱迪生的故事又一次浮现在了罗
丹的脑海中。“科研也许就差最后几分
钟的坚持。”他不断和同行沟通请教，终
于在 3年后制备出了性能良好的固态
电池，发表了第一篇固态电池相关的研
究论文。
“这些研究成果让我对该领域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也让我下定决心要做出
更多成就。”罗丹说。

科研需要“奇思妙想”

顺利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后，罗丹
紧随导师陈忠伟的步伐回到国内，正式
加入大连化物所，继续锂金属电池相关
的研究工作。

固态锂金属电池是目前广泛研究
的热点，锂金属负极循环寿命的瓶颈一

直是该领域的痛点。如何在
电池中构筑稳定可靠的电
解质，实现锂离子的均匀稳
定传输及金属负极稳定的
沉积拔出过程是该领域的
重点问题。
“我是在博士期间就接

手这一课题的，当时一度没
有什么头绪。”罗丹回忆道，
“有一次，我在加拿大安大
略湖边走路时，偶然发现水
生的藤壶、贻贝这些生物体
可以强有力地黏附在各种
物体的表面，那种强大的黏
附力从何而来？”

带着好奇，罗丹回去
查阅了文献，发现它们的
触手可以分泌一种蛋白
质。这种蛋白含有丰富的
苯双酚官能团，有很好的
黏附性以及自愈合能力，
使其能在礁石、轮船表面

及海洋动物身上有效地附着。
“我突然想到能否将这种机制‘移

植’到电池中？”基于这一仿生灵感，罗
丹和团队经过努力，设计出一种可在锂
金属表面均匀铺展、形成具有自愈合功
能的保护膜，有效抑制了枝晶生长，实
现锂金属对称电池在 1毫安每平方厘
米的电流密度下拥有长达 8000小时的
超长循环寿命，显著提高了锂金属电池
的循环稳定性。

与此同时，团队在研究中发现，为
了实现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需要使
电池能负载更多的活性物质，然而高
载量下正极反应动力学迟滞，难以实
现良好的电化学性能。
“干法电极是高比能电池的研究

热点，使用干法电极工艺制备电极可
以有效提高活性物质的载量，进而提
升电极的容量，满足高比能电池的制
备要求。但是干法电极非常厚，压实
密度大，电极内部孔隙率少，电解液难
浸入内部。”罗丹打了一个比方，“就
像一块厚海绵，表面湿润了，内里却仍
是干的。”

面对这一难题，一个“奇思妙想”

再次闪现在他的脑海：在电极内部构
建“离子蓄水池”。这就像在微观世界
中修建一座座水库，让电解液得以贮
存，为电极内部的活性物质提供足够
的电解液以确保内部电化学反应的
发生。

罗丹说：“我们选取锂化分子筛材
料用作添加剂，就好比在厚电极内部建
立蓄水池，以此确保电池反应动力学的
提升。实验结果表明，电池的反应动力
学确实有所改善，能够实现高比能电池
的应用。”

至此，罗丹的研究路线逐渐清晰：
聚焦高比能固态锂金属电池，从电极
结构与电解质设计双线并进，系统性
提升电解质的高压稳定性及界面兼容
性，实现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与力学
性能的提升，为下一代高比能电池的
实用化铺路。

“为一个团队的未来负责”

罗丹成为大连化物所 B类组群组
长后，逐渐意识到，过去只需“为自己的
课题负责”，如今要“为一个团队的未来
负责”。
“我一直希望团队能营造‘讨论失

败’的氛围。”罗丹将自己的作用比喻
为划定“球场”边界，而非教队员“如
何运球”，给予组内成员充分的探索自
主权。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他将初入门
的学生比作需要搭建“脚手架”的建筑，
随着能力提升，逐步撤除支撑，助他们
最终建成属于自己的“学术大厦”，具备
独立开展科研的能力。

如今，他正带领团队攻坚全固态电
池产业化。团队聚焦氧化物 /聚合物复
合型固态电解质的方向，力求在多项关
键性能上取得突破，推动技术从“书架”
走向“货架”，早日实现全固态电解质的
实际应用。
“期待有一天，我能开着搭载我们

固态电池技术的电动车在路上飞
驰。”罗丹微笑着说，“那将是我最具
成就感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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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圈”

范英

当选国际能源经济学会主席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范英当选
2026年国际能源经济学会候任主席，这将是该学会历史上首
次由华人担任主席一职。

范英长期从事能源市场、能源 -环境 -经济系统建模、应
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能源与环境政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研
究工作，担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分
会主任委员。

在范英的带领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立
了能源经济相关的本硕博培养体系，在全校开设碳中和能力
提升计划系列课程，设立能源经济 -能源动力双学位项目，积
极推动能源与低碳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潘建伟

获 2025腾冲科学大奖

近日，2025腾冲科学大奖揭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获此殊荣，获奖理由是其在多粒子干
涉度量学和自由空间量子传输方面的开创性实验工作，使得
全球化安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优越性成为可能。

潘建伟主要从事量子光学、量子信息和量子力学基础问
题检验等方面的研究。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国际首个城域量子
纠缠网络、实现可扩展量子网络的基本模块，为远距离光纤量
子网络奠定了基础；成功研制国际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
子号”，率先实现距离达千公里级的星地量子通信，验证了全
球化量子通信及量子网络的可行性。

王虹

获奥斯特洛夫斯基奖

日前，34岁教授王虹正式获颁奥斯特洛夫斯基奖，该奖
旨在奖励纯数学和计算数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成果。

自今年 9月底获得萨多斯基分析学研究奖之后，王虹已
经在 2个月内接连获得 4项数学大奖，分别是萨多斯基奖、世
界华人数学家联盟大会金奖、塞勒姆奖、奥斯特洛夫斯基奖。
她被视为菲尔兹奖的热门人选，该奖项被认为是“数学界的诺
贝尔奖”。

王虹 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2007年考入北京大学地
球与空间物理系，后转入数学科学学院，2011年获得学士学
位，2014年获得巴黎萨克雷大学数学硕士学位，2019年获得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2023年开始，王虹一直担任纽
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今年 2月，王虹与同伴用
一篇 127页的论文，宣告证明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
题“挂谷猜想”。

受访者供图

罗丹

丹扬：做事常不自觉地给自己“掐表”
姻本报记者 赵广立 刁雯蕙 通讯员 路倩

近日，在深圳举行的光明科学城论坛上，神
经生物学家丹扬以《睡之为何，如何安眠》为题，
向与会者分享了其在睡眠领域的研究成果。今年
6月，她受中国科学院院士颜宁邀请，全职加入
深圳医学科学院（SMART）。

对于这位新加入的伙伴，颜宁毫不掩饰对其
的欣赏：“思维敏捷、和善爽利。”
用“爽利”来形容丹扬，恰如其分。在实验

室，她每天都在想怎么用最简单的实验，最快
找到初步答案。她说，做事时常常不自觉地给
自己“掐表”。

这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到深圳后的第二
天就开始上班了，“心想着尽快把团队建设好，把
科研工作铺展开来”。
丹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北京大学物

理系毕业后，她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生
物学博士学位。在洛克菲勒大学和哈佛医学院
完成博士后研究后，丹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后来，她在霍华德·休
斯医学研究所（HHMI）的支持下，全身心投入
对睡眠神经机制和调控等相关研究中，成为这
个领域的引领者。
在围绕“睡眠是怎么调控的”和“为什么要

睡眠”这两个关于睡眠的基本问题研究了十多
年后，丹扬心中“更大的挑战”不再局限于基础
研究。她希望换一种做科研的模式，“甚至未来
在转化方面再进一步”。与此同时，她感受到国
内对科研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支持“创造了很多
独特的机会”。
于是，她回来了。

“用了许多不眠之夜，
来决定要不要研究睡眠”

《中国科学报》：你在北京大学本科学的是物
理学，为何后来决定研究神经科学？

丹扬：读中学那会儿，我就对神经和大脑的
奥秘很着迷。不过，当时生物课的教学侧重于死
记硬背。这种机械性的记忆方式让我有些疑惑，
花费几年时间去记忆大量知识，可能没过多久就
会过时，因为生物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那时候，我经常参加数学竞赛。我父亲是学
物理的，他给了我一个建议：先去学几年物理，打
下一个坚实的数理基础，这样将来无论研究哪个

领域，都会有帮助。
《中国科学报》：你转行研究神经科学，觉得

难不难？
丹扬：从物理领域跨越到生物学领域，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我
认为，一旦你克服了这些困难，会有很大的收获。
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你的思维方式会与领域内
的大部分人不同。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使你更容
易打破常规，更容易有别具一格的创造。
《中国科学报》：现在跨学科或跨界比较流

行。但真的要跨出这一步，很多人还是会有顾虑。
你曾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而你
又可以有所作为，那就要有勇气改变自己的研究
领域，但要深思熟虑并且有策略性”。你是如何
“深思熟虑”且“有策略性”的？

丹扬：我讲一下自己的经历。我刚去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做的是视觉系统相关
研究，这是我博士后时期开始做的课题。当时我
刚刚建立一个实验室，突然跨界不太合适，风险
也大。我是到了 HHMI之后才转去做睡眠相关
研究的。

HHMI有个理念“支持人而非项目”，也就是
说 HHMI不会用“你要做什么事”决定要不要资
助你。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转行机会。

不过，我当时转行的勇气也很
有限。大概想了一年多，才决定
执行“转行计划”。说起来有点
好笑———我用了许多不眠之
夜，来决定要不要研究睡眠。

跳出舒适区

《中国科学报》：2024 年你
获得了彼得·西伯格综合神经
科学奖，这是神经科学领域非
常有分量的奖项。近年来，你
在睡眠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
重要成果。为什么会选择全职
回国？

丹扬：于我而言，决定回来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过去这
些年国内对科研的重视和支持
力度不断加大，创造了很多独
特的机会。我的实验室在十四
五年前开始做睡眠相关研究，

进展还不错，我们关心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已
经找到答案了。但我觉得，想要有进一步突破，就
需要换个模式。

我其实可以继续待在美国，团队中也有非常
多优秀的来自国内的研究者。我可以继续带团
队、发文章，但我觉得那是我的舒适区。有时候你
需要跳出舒适区，给自己一个更大的挑战，才能
激励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中国科学报》：你是北京人，为什么选择深

圳这座城市？
丹扬：我选择深圳是因为它年轻，充满了活

力。SMART也是如此，非常年轻、效率超高。
过去一年来，我接触了 SMART包括行政人

员在内的许多人，跟他们打交道，好像不管什么
问题，都能找到非常有创造性的方法去解决。因
此，我现在非常有信心，能够把全部精力集中在
科研上。SMART有一个叫“科研无忧”的支持机
制，给科研人员创造了全力投入研究的科研环
境，不用在经费申请、科研项目管理、行政工作等
方面耗费不必要的精力。
《中国科学报》：你和颜宁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能分享一下她邀请你加入 SMART的故事吗？
丹扬：第一次见到颜宁，是在 HHMI的一次

学术会议上。当时人很多，我们不是同一个领域
的，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

大概两年前，颜宁第一次与我深谈 SMART
的具体情况。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们之间有
共鸣。那次谈话后，虽然在理性层面考虑了很久，
但在潜意识层面就已经决定要回来了，只是这一
念头还没那么清晰。

从头建立研究所

《中国科学报》：回国后，你出任深圳医学科
学院神经调控与认知研究所（INC）所长。从课题
组长（PI）身份转而操盘一个从头建立的研究所，
未来有哪些计划？

丹扬：我觉得，要建立一个世界顶尖的研
究所可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招聘
最优秀的人才，不管他们要做什么方向。其实
HHMI就是这种理念，“支持人而非项目”。我
认为这种方式更适合那种历史很深厚、很有名
望的研究机构。

对于一个全新的、年轻的机构，我认为应该
采取另一种方式，就是挑一两个关键问题，然后
找一批和这个方向相关、各有特长的年轻 PI，互
相支持。这样更有可能在一个方向上快速获得国
际影响。

我们所接下来会试试第二种方式。
《中国科学报》：在 INC，这个“关键问题”是

什么？
丹扬：我们所名字里有个词———Neuromod-

ulation，即神经调控。这个概念其实很广。和做信
息传递的递质不一样，大脑里专门做神经调控的
递质，影响的是大脑状态，比如清醒、睡眠。我这
些年感兴趣的几种神经调质分子———多巴胺、肾
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对大脑睡眠与清醒的切
换极为关键，同时也对全身功能有作用。

比如多巴胺，帕金森、抑郁、精神分裂、强迫
症等这些疾病几乎都和它有关系；比如肾上腺
素，会压抑人的免疫系统、调节血糖……所以我
觉得，以这些神经调质分子作为一个所的研究重
点，错不了。我们招的年轻 PI顺着这个方向做下
去，也会取得一些对人类健康有益的重要进展。

另外，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可能对促进睡眠
有作用的靶点，接下来我也会在转化研究上花更
多的精力，和国内的团队共同研发能够帮助睡眠

的新药。
《中国科学报》：对于那些想报考 INC的学

生，你最看重哪些特质？
丹扬：我最看重的是对科研的激情，最好是

“一定要做这个方向，其他我都不考虑”那种。另
外就是要有探索精神、有好奇心。

“第二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中国科学报》：此前你在访谈中提到，小时
候就想成为科学家。如今梦想成真，你对科学家
的认知有改变吗？

丹扬：我想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有一点，我现
在知道科学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假如让我再选
一次的话，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父亲对你走到今天，有怎样

的影响？
丹扬：小时候妈妈下干校，我是跟我爸爸长

大的。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早期教育。
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每天晚饭后带我去散

步，永远会带着一支粉笔，走累了就在地上给我
画画讲讲。他会给我讲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费曼
等许多科学家的故事。他还教我算术。在上小学
前，我大概已经掌握了小学四年级的算术知识，
上学后我才知道自己“提前起跑”了。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因此有几年我是家里唯
一的孩子。父亲一直告诉我，你将来可以做居里
夫人那样的科学家，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
《中国科学报》：看得出，你的启蒙教育里有

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除了科学家，
还有哪些人物或作品对你产生了影响？

丹扬：我很喜欢音乐和文学，但在这些方面
研究不深。我很喜欢看一些音乐家、文学家或艺
术家的传记。
《中国科学报》：在你整个科研生涯中，有没

有特别迷茫、挫败的时刻？
丹扬：在我刚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的

时候，其实我完全没准备好，根本不知道怎么运营
一个新的实验室。

刚开始的一两年，每天晚上都筋疲力尽，
好多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但我知道，第二天
太阳会照常升起，又是新的一天。所以我的策
略是去健身房运动，然后回家睡个好觉。睡眠
真的很重要，休息好了，就有了奋斗的动力。

丹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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